
喜
歡
三
毛
的
文
章
，
年
少
時
對
外
面
世
界
的
憧
憬
和

那
份
狂
熱
的
流
浪
情
結
，
全
部
來
自
於
她
的
文
字
。
那

時
還
喜
歡
聽
三
毛
的
歌
︽
橄
欖
樹
︾、
︽
滾
滾
紅
塵
︾，

還
有
齊
豫
與
潘
越
雲
合
唱
的
︽
夢
田
︾。

﹁
每
個
人
心
裡
一
畝
田
，
每
個
人
心
裡
一
個
夢⋯

⋯

﹂

如
今
在
這
喧
鬧
的
鋼
筋
水
泥
中
，
都
市
人
也
許
早
就
在

記
憶
中
模
糊
了
田
地
的
影
子
，
麥
田
、
果
樹
、
炊
煙
，

似
乎
早
已
經
被
遺
忘
在
了
夢
境
的
背
後
。

親
近
土
地
、
親
近
自
然
，
是
很
多
人
心
中
都
存
有
的

一
份
最
原
始
的
情
懷
。
我
一
直
羨
慕
那
些
在
農
村
長
大

的
孩
子
，
他
們
與
土
地
有
㠥
最
親
密
的
接
觸
，
有
㠥
最

天
然
的
快
樂
童
年
。

結
婚
後
，
我
和
老
公
閒
來
無
事
，
試
㠥
在
窗
下
種
了

幾
棵
向
日
葵
。
看
它
們
漸
漸
發
芽
，
慢
慢
長
高
，
結
出

了
金
黃
的
葵
花
。
後
來
我
們
又
在
樓
下
種
了
幾
行
莙
薘

和
一
些
香
菜
，
本
不
曾
抱
太
大
希
望
，
不
料
莙

薘
長
勢
喜
人
，
香
菜
也
綠
油
油
的
，
它
們
依
依

我
我
站
在
一
起
，
像
在
合
唱
一
首
快
樂
的
歌
。

我
將
那
肥
碩
的
莙
薘
葉
子
用
來
調
餡
，
根
莖
用

開
水
焯
後
放
蒜
泥
、
花
椒
油
涼
拌
，
吃
起
來
實

在
是
清
爽
無
比
。
後
來
不
少
鄰
居
下
班
都
會
掐

幾
棵
香
菜
回
家
做
湯
，
還
不
忘
讚
美
一
句
：

﹁
這
菜
長
得
可
真
是
好
哇
！
﹂

上
周
到
女
友
的
茶
店
去
喝
茶
，
她
告
訴
我

說
，
下
午
她
要
去
種
菜
。
我
當
時
以
為
她
是

指
在
電
腦
上
偷
菜
，
後
來
才
弄
明
白
，
原

來
，
她
在
郊
外
開
墾
了
幾
分
地
，
種
了
黃

瓜
、
豆
角
和
西
紅
柿
，
每
隔
幾
天
便
去
擺
弄

一
番
，
如
今
已
經
小
有
收
穫
了
。
我
望
㠥
文

雅
而
美
麗
的
女
友
，
心
中
真
不
是
一
般
的
敬

佩
！
我
一
直
覺
得
她
溫
柔
安
靜
，
那
雙
纖
細
的
手
只
是

用
來
表
演
茶
藝
的
，
想
不
到
，
種
起
菜
來
也
是
有
板
有

眼
，
這
該
會
令
那
些
整
日
在
電
腦
前
樂
此
不
疲
的
﹁
菜

友
們
﹂
感
到
汗
顏
吧
。
不
一
會
兒
，
女
友
戴
上
草
帽
開

㠥
私
家
車
種
菜
去
了
！

前
幾
天
去
K
歌
，
發
現
齊
豫
的
︽
夢
田
︾
又
被SH

E

翻
唱
，
詮
釋
出
了
時
尚
的
韻
味
與
新
意
來
。
﹁
一
顆
種

子
是
我
心
裡
的
一
畝
田
，
用
它
來
種
甚
麼
，
種
桃
種
李

種
春
風
，
開
盡
梨
花
，
春
又
來
﹂。

我
總
是
在
想
，
其
實
每
個
人
的
心
中
都
有
一
畝
田
。

無
論
我
們
播
種
甚
麼
，
友
情
、
愛
情
還
是
快
樂
，
甚
至

去
努
力
耕
耘
那
片
最
堅
硬
的
憂
傷
，
也
許
最
終
才
會
懂

得
，
無
論
收
穫
的
是
多
是
少
，
但
只
要
流
過
汗
水
，
有

過
付
出
，
便
是
最
大
的
幸
福
！

B12

抵達香港機場，剛過海關，看見
一本書在等待我。以中文、法文和
英文印刷的封面：《法國五月》20
年版。4月12日至6月24日香港及澳
門藝術節。自1993年創辦以來，

「法國五月」廣受香港人及香港國際
社群歡迎，被視為香港和澳門的主
要藝術節之一。

今次藝術節獲得香港政府（康文
署）的財務慷慨資助，香港賽馬會
且首度加盟成為首席贊助機構，其
中一項是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收
藏的珍品，「當代藝術之父」畢加
索的作品展出。

在巴塞羅那偶遇畢加索的鏡頭，
歷歷在目。排㠥長隊等待購票者，
無人囂嚷或企圖插隊，守規矩地按
照秩序，一邊聆聽畢加索美術館門
口一位氣質優雅的大提琴手的街頭
表演，悠揚的旋律至今猶在耳邊迴
響。在展館樓上，為不朽的大師一
幅16歲的油畫《科學與慈善》驚訝
得無法移開腳步，終於明白何謂天
才之作，並思考自己是否還要繼續
作畫。到樓下又徘徊良久。1950年
11月，在華沙召開世界和平大會，
畢加索畫了一隻昂首展翅的鴿子，
當時，智利著名詩人聶魯達稱它為

「和平鴿」，從此為各國公認。那看
似簡單容易的寥寥幾筆素描，鴿子
便在牆上展開和平期許的翅膀。

1973年4月8日，畢加索上了全球
報紙頭條新聞版，享年92歲，生活和作品皆多姿多彩的藝
術大師去世了。這之前，他的創作才華及對不同女人的狂
熱迷戀令他頻頻成為新聞媒體爭相報道的對象。

21世紀剛剛來臨時，去世20多年的藝術家再次成為世人
矚目的名字。200多幅極盡煽情的春宮畫，包括素描、油
畫、版畫，皆是男歡女愛的纏綿畫面。構圖大膽露骨，令
觀賞者臉紅心跳，這一批原本深藏於各大銀行保險箱和地
下室的秘畫，數十年後重現於法國國家現代美術館，造成
一場充滿爭議的轟動展出。

法國國家現代美術館解說員說：「色情、性慾，是畢加
索生命的動力。」藝術和色情的區別，向來深具爭論性，
但是，曾經有人向畢加索提出這個問題時，這位一生離不
開女人的藝術大師回答：「那根本是同一件事。」

身為布拉斯可家中的獨子，卻承襲母姓的畢加索，女人
在他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是重要的過客，比較長時間和他在
一起並且為世人所知的女性，至少有7個。

從一開始，畫家畢加索就和畫中的模特兒糾纏不清。
1900年，畢加索和好朋友卡薩傑馬斯來到巴黎，他們一起
愛上他們的圖畫模特兒左爾曼娜。卡薩傑馬斯最後因性無
能舉槍結束自己的生命。已有女友奧黛的畢加索一邊怨恨
左爾曼娜令好友喪生，一邊深深迷戀左爾曼娜性感的肉

體，與此同時他也和另一個模特兒瑾恩上床。
1904年，畢加索遇到他的第一位同居愛人奧莉薇亞。當

年17歲的奧莉薇亞，是影響他的創作自沉淪絕望的《藍色
時期》走向充滿律動感和明快柔和的《粉紅色時期》的重
要女人。但是不明專情為何物的畢加索，另有女友艾莉
絲，是他一個朋友的太太。畢加索身邊經過的異性不少，
但在這時期，對他更大幫助的女人，卻是一個同性戀者—
—喜歡作男裝打扮的女作家簡德路特。這位眼界胸襟堪比
男性的富有女作家，長期給畢加索經濟上的支持，並介紹
他認識許多上流社會的專業人士和藝術家，包括外號「色
彩魔術師」的「野獸派」創立者馬諦斯。

愛情生活豐富燦爛的畢加索，和渴望安定生活的奧莉薇
亞，在不同的需求下，感情逐漸淡化，模特兒芬妮成了他
的新歡，在一幅題為《女人和吉他》的畫中，畢加索寫上
的是他這個時期的心中至愛馬賽爾．漢伯特的小名「愛
娃」。

《坐在扶手椅裡的女人》，愛娃的幸運是她比畢加索先
死，令畢加索對她的愛情永恆不死。

不甘寂寞的畫家立刻又有新女友嘉比的陪伴，嘉比嫁人
後，他遇到讓他心動的俄國芭蕾舞女郎奧爾加．柯可洛
娃。奧爾加的魅力令畢加索首次想到結婚。幸福溫馨的婚
姻使畢加索走進「歌頌人生的美好」的「新古典主義」畫
風。可惜安定的是婚姻，並不是畢加索的心。

愛情像浮游的霧，飄忽不定。接㠥住在他心中的是畫家
朋友的妻子莎拉。以莎拉為畫中模特兒所作的畫的數目，
遠遠超過他自己的太太奧爾加。

奧爾加和莎拉卻也沒有力量束縛天性不羈的畫家。創作
力旺盛，名氣如日中天的畢加索在地鐵站偶然遇到17歲的
瑪麗．朵莉絲，馬上邀她充當模特兒，畫出充滿性感的

《夢》，並收為秘密情人。純情美貌的瑪麗雖然為畫家生了
一個女兒瑪姬，同樣沒能留他在身邊。

對女性無法專一的自我主義畫家，在1936年擔任普拉多
美術館館長時愛上超現實主義攝影家朵拉．瑪兒後，創作

《朵拉．瑪兒的肖像》、《裸體梳妝女》等，公然帶她在各
個公共場合雙雙出席，無視於自己的妻子奧爾加和情婦瑪
麗，甚至介紹朵拉給瑪麗認識。當年因天真無知而成為他
地下情人的瑪麗，選擇在認
識50周年紀念日自殺身亡。
一個為愛情犧牲了自我的幸
福和平常生活的女人，以死
亡發出她無言的抗議。

這份抗議沒有獲得任何成
果，畢加索仍沒一點收斂，
率性地繼續他的情慾糾葛。
那年已經62歲的畢加索遇到
21歲的法蘭西絲．姬洛，野
性的年輕女畫家激發起他那
容易被美麗女人激發的熱
情，為她畫了《女人——花》
等作品。13年同居，法蘭西
絲為他生了一男一女兩個孩
子。其中一個就是成功地以
自己的名字作香水和化妝品

的品牌的巴羅瑪。
法蘭西絲．姬洛也沒能令畢加索死心塌地。兩個人公然

同居期間，在他身邊像走馬燈一樣，繼續出現不同的女
人。17歲的學校雜誌記者珍妮佛，後來成為著名詩人和紀
錄片製作人。她是畢加索親口向朋友承認其重要位置的情
人「她拯救了我的靈魂，她讓我盡展歡顏。」珍妮佛曾經
為文「我認為我是他唯一深愛的人，也是最後一個。」但
這同時他還有其他情人，朋友的女兒蘿西達，朋友的妻子
寶蓮等等。

性格強硬的法蘭西絲不再忍氣吞聲地等待下去，她留下
一句名言：「我也許是一名愛情的奴隸，但不是你的。」
帶㠥兩個孩子離開了永遠對愛情不忠，或應該說是永遠忠
於愛情的畫家。法蘭西絲．姬洛後來出版一本回憶錄《和
畢加索一起生活》（LIFE WITH PICCASO）。

一位英國工業家的未婚妻絲維亞接㠥走進畫家的生活。
畢加索名正言順的太太奧爾加在這個時候逝世，然而成為他
的第二任太太的女人卻是一個離婚婦人，賈桂林．羅格。

賈桂林是一個讓很多女人羨慕的女人，因為35歲的她和
畢加索再婚時，畢加索已經是精力衰退的80歲老人，所以
幸運的賈桂林終於成為畢加索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女人。然
而，讓其他女人羨慕的賈桂林，最後死於自殺。

女人是畢加索一生追求的創作主題，卻不是他尊敬的對
象。她們給了他創作的靈感，延長他的青春，滋養他的藝
術，豐富他的生命。然而喜新厭舊，始亂終棄的藝術家沒
有給她們作為一個人所應得的平等地位。

事實上，畢加索早就看透了自己，他曾說過：「藝術
家，只不過是一個感情的容器。」

愛情和性慾，刺激畢加索，不僅成為他生命的動力和創
作的能力，情慾，也是畢加索尋回流失的青春的泉源。

畢加索曾說：「一個人不能成為性變態者，就永遠不能
理解我的作品。」大師的作品在繪畫拍賣市場價格高昂，
不過，不能理解他作品的人，相信佔了絕大部分。

有史以來唯一一個活㠥親眼看見自己的作品被法國羅浮
宮收藏的畫家，就是畢加索。這回到香港逢「法國5月」藝
術節，藝術節推出畢加索，無論如何，一定要設法再去感
受大師的迷人魅力。

中亞小國哈薩克斯坦奪得了一枚金牌。這枚金牌得自於女
子舉重53公斤級的比賽，選手名叫祖爾菲亞。對，如您所
知，我說的，是前中國舉重隊員趙常寧。

趙常寧是一個樸實的孩子，來自湖南。她獲得金牌的瞬
間，我們看到的這個流淚的小姑娘，就像一個鄰居家受了委
屈的孩子，還在哭鼻子。

趙常寧代表哈薩克斯坦參賽，據說源於前國家隊教練梁小
冬的點撥。2007年，趙進入了湖南省省隊，師承著名教練賀
益成、周繼紅。有一天，梁小冬看完了她的訓練，問她是否
想參加奧運會。在得到女孩子的同意之後，就把她推薦給了
國際舉聯秘書長馬文廣。當時，馬有一個「養狼計劃」。不
久，趙常寧就變成了哈薩克斯坦公民。再後來，哈薩克斯坦
人祖爾菲亞獲得了奧運會金牌。

「養狼計劃」源於中國的乒乓球隊。北京奧運會上，中國
乒乓球隊包攬了4塊金牌。如此好的成績，據說不僅沒有讓蔡
振華們感到驕傲，反而給他們增加了危機意識。為了讓乒乓
球的優勢保持下去，他們決定實施「走出去」與「請進來」
的計劃。這，就是「養狼計劃」的由來。

趙常寧是一隻被放養到國外體壇的「狼」還是丟到狼
群裡的「羊」並不重要。一個事實是，這個女孩子已經
獲得了奧運會的金牌。在內心深處，我為這個女孩子感
到幸運。客觀地講，即使她不出走哈薩克斯坦，也未必
能夠進入國家隊；即使進入了國家隊，也未必能代表國
家參賽。小山智麗就是一個例子。這個原本叫做何智麗
的中國女子乒乓球隊員，因為「讓球事件」憤而出走。

結果在漢城奧運會上，代表日本參加比賽並贏得了金
牌。

中國體育界的「養狼計劃」，主要針對的是一些具有絕對優
勢的領域。比如乒乓球，再比如舉重。這說明，在競技體育
方面，我們的很多項目已經鮮有敵手。

但是，讓人感慨的是，競技體育發展如此之好，國民的身
體素質卻不見提高。在奧運會上，我們的一些項目能夠包攬
金牌。這不能不說體育總局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與此相
對應的是，國民的身體素質卻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

前年，網易曾經做過一個專題，稱10年來國民體質持續走
下坡路。具體的表現是，青少年肥胖症猛增近50%，近視率
從10年前的20%增加到當前的31%。另外，目前國內有1.6億
人患有高血壓。與鄰國日本相比，我國的青少年出現了「高
身材，低體質」的現象⋯⋯這種現狀，與我們在競技體育方
面四處「養狼」是不合拍的、不相稱的。

國際奧委會在《奧林匹克憲章》中寫道：「每一個人都應
享有從事體育運動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並體
現相互理解、團結、友誼和公平競爭的機會。」由此可見，
真正的奧運精神乃在於全民素質的提高。全民參與更符合奧
運精神。

今天的奧運賽場上，中國隊的金牌數量會愈來愈多，這是
一件好事。但是，如果能徹底貫徹奧運精神，大力發展全民
體育運動，讓舉國體育逐步退出歷史舞台，則是一件更大的
善事，如此，則國人體質無憂也。街上的大小胖子們會歡呼
的吧！

我猶豫的憂鬱終於落定，化作那朵淡
紫色的小花，獨自綻放在懸崖。每一枚
花瓣清晰的脈絡，都是我的心音划過的
印痕。思念在風中搖曳，祈盼有誰會欣
賞我幽幽的心事。

或許誰都不曾也不會來過，我就凋零
成淡淡的塵埃，隨風散去。有誰會在意
我來過嗎？也許誰都不知道我輕輕地開
過，我只在懸崖的一角，默默地守望，
也沐朝陽，也臨暮風。

我把生命誕生在孤獨懸崖，只為了遠
離塵囂。我不想被喧鬧驚擾，我不想讓
繁雜亂心，我不想因欲望滋生貪婪，我
不想因享受而追逐奢華。

我淡淡的盛開，也去妝扮春日；我努
力的綻放，也去點燃夏季。其實，或許
我年年怒放，是為了前世的相約。我次
第綻開笑靨，只是為了遇見你。可是等
到花瓣飄零，等到花期在風中散盡，依
舊不曾見到你的歸期。

一個聲音一直在耳畔低語，在鬧市的
某個角落，一雙等待的明眸，渴盼我熟
稔的容顏，落進他的眼簾。

也許有一天，經歷了浮華的你淡定下
來，歷練的挫折的你從容下來。於是你
一襲白衫，唱㠥那久遠的歌謠一路而
來，而我卻飄向崖底，今生的緣又擦肩
而過。

你也許會遇見雨打在窗上，那就是玻
璃的淚；若是露落草尖，那便是是花的
淚；如果你的夢裡，飛舞凋零的花瓣，
淡紫的，那就是我的淚。

你知否？前世浪漫地邂逅，是相思的
痛，今生孤獨地等待，是寂寞的痛，來
世不相逢也罷，因為那又將是離別的
痛。

這塵世間，可不可以有一種牽掛不是
煎熬，可不可以有一種思念不是痛苦，
可不可以有一種相逢不是分離，可不可
以有一種相愛就是永遠。

連風都在聆聽花兒夢幻的囈語，也許
冰川的漂移，大陸也會浸成海洋。可我
的等待裡，為何沒有了你的邂逅。

漫長的日子裡，相思結成一顆顆紅
豆，在時間的長河裡熬成苦艾的湯，於
是滄桑在懸崖寂寞的開放，我無語的期
待，只為與你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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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很熱，卻令人想起了納涼的樂趣。
說到納涼，現在像香港這樣的大都市，大家都會開

冷氣，或者到有冷氣的地方去坐。很方便，冷氣也令
人舒服。但是現在，我想到的卻是在鄉間的納涼。

鄉間納涼，最好的地方一是在大樹下，一是在長巷
裡。長巷常常會有涼風，那是空氣對流帶來的樂趣
吧。

還有到了夜裡，坐到空曠的地方，左鄰右里端㠥椅
子都來了，談天，交流見聞，也是交流友誼的最好時
候。

我這裡說的是回憶，回憶幾十年前鄉間的往事。
在香港，這樣的情景，只能在記憶裡有。香港到處

是高樓大廈，同住一大廈的人很多，平時卻不大往
來，在乘電梯的時候也難得點頭問好。

鄉間的納涼，還有一點難得的是，頭上有一大片天
空。我們頭上永遠是一片天空，但是在大城市裡，連

大自然給予我們的這一片天空也享受不到了。在高樓
大廈林立的窄小街道上，往上望，往往只是一條條的
天空。

鄉間的天空，令人懷念。
說到夜裡仰望天空，人們往往先想到北斗星。北斗

七星高，北斗星亮度高，容易找出來。但是我記憶
中，還有「南神」。

我不知道在現代天文學上，有沒有「南神」星座。
我懷疑那也許只是我們那裡民間的一種說法。在天空
的南面，可以望到一片的星座，構成一個巨大的形
象，像一個巨人坐在那裡。小時候看㠥看㠥，覺得很
像，有點害怕起來。不過又覺得不怕，它是神，神是
照顧㠥人類的。

現在夜裡仰頭，不容易見到星光燦爛了。在香港這
樣的大城裡，即使你找到一處空曠的地方，往上望，
可以見到星星，但是好像少了很多。疏疏落落。我在

香港的郊區住過一段時間，有時候夜裡仰望天空，也
覺得星星少了。這大概不是錯覺，是真的少了。當然
不是天上的星星少了，是能讓我們見到的星星少了。

大城市總有一片燈光，是不是燈光使我們見到的星
星少了？我想是的。記得有朋友說過，他們旅行到戈
壁地區，夜裡見到的天空真與平日在城市見到的不一
樣。滿天星斗，那麼多，那麼密，又那麼近，好像可
以想法子摘一兩顆下來。在大城市裡也可以見到天上
許多星星，但這樣親近的感受是感覺不到的。星星與
我們遙遠了。

在我的記憶中，鄉間的星空，還不時可以見到隕
星。雖然不是晚晚隨時能見，但時時見。民間的說
法，星的隕落，往往就有人間重要人物的逝去。這是
令人惋惜的。不過，天上人間，永遠有㠥這樣那樣的
變化，這種變化是永恆的。變化本身是一種永恆的存
在。

仰望星空，星光燦爛，親近可摘。這種情景很有詩
意，很令人嚮往。但是在大城市裡，這種大自然慷慨
的賜予，城市人也享受不到了。即使住在香港郊區的
時候，也感覺到是這樣，很惋惜。大概在遠離城市的
地方，還是可以親近星星吧。令人懷念的星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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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狼計劃與全民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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